
突厥语族语言的词汇发展趋势

——以现代维吾尔语和现代土耳其语的 bas 一词为例

买提热依木·沙依提
( M uha mma t ra him sayit )

　　内容提要　　本文对 bas “头” 一词在古代文献语言、 维吾尔语、 土耳其语中 , 在词形、 词

义以及派生和合成新词方面的不同特点进行较详细的比较分析 , 揭示了突厥语族语言的词汇在同

语族的不同语言中 , 早已走上了并已具备了独立语言的特征。 不能够 , 而且绝不能用强迫的方式

来统一 , 也不应该把语言学上属于某一个语族的独立语言硬说成是某一种语言的方言。如果坚持

这样错误的观念 , 那就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的范畴了。

关键词　　突厥语族语言　独立语言　词汇发展　不平衡

大家经常在议论: 现代诸突厥语言中哪一个语言直接继承了古代突厥语的最基本特征 ,或

哪个语言最接近于古代语言 ; 现代诸突厥语言的关系如何 ,其中哪些语言的特征彼此更接近 ,

哪些语言的亲属关系较亲密 , 而哪些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早已疏远等问题。 同时 , 从国外出

版的有些书刊中 , 有时我们也发现有人说 “现代维吾尔语等是某一种语言的方言……”
①
等不

正确的言论。此外 ,在 1991年土耳其出版的《突厥语诸方言词汇比较》②第一册中把土耳其语、

阿塞拜疆语、 巴什基尔语、 哈萨克语、 吉尔吉斯语、 乌兹别克语、 塔塔尔语、 土库曼语和维

吾尔语等都作为某种方言 ,对彼此之间的 7000个词条和语法要点进行了比较。其中土耳其语

和维吾尔语里与 bas 相关的 21条词中彼此之间词形结构、 语音和词汇意义完全相同的只有 3

条 , 虽然读音上发生了少许差异但是词义相同的还有 3条 , 从词的构形结构或词义方面 , 部

分相似的有 4条 , 其余 11条词的构形结构、 读音和词汇意义是完全不相同的。根据这些语言

事实我们可以断定该书名中的 “突厥语诸方言” 的说法是不符合这些语言实际的。毫无疑问

这些言论是违背了科学依据的 , 是荒唐的。但是这些问题用一句话来驳斥是不够的 , 需要用

语言事实 , 以科学的态度来论证。语言学家们普遍认为: 亲属语言的亲属关系在词汇方面较

敏感或突出 , 词汇中共同成分保留得较多。这对某些亲属语言来说 , 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可

能是事实 , 但从词汇的发展趋势来看所有的亲属语言关系并不是一贯如此。 所以我们不妨把

某些亲属语言的词汇特点相互作个比较 , 以便观察亲属语言词汇的发展趋势。当我们观察和

分析突厥语族现代各个亲属语言时 , 自然会发现自从公元 7世纪以来在不同的古代文献中一

直被使用着的 , 属于基本词汇的相当一部分词语在现代的不同语言里仍活跃地使用着。从古

到今延续使用的这些词汇叫做 `母语词汇’ 或 `本语词汇’ 。母语词汇的保存和应用在各个亲

属语言里也不完全一样 , 有一部分可能被完整地保存下来 , 还有一部分可能在发音或词义方

面发生了变化。 如突厥古代碑铭文献中出现的 at `马’ 一词 , 不仅在其他古典文献中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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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现代维吾尔语、 哈萨克语和土耳其语中也都相同。与其相反 , 在古代碑铭文献中出现

的 taq ¨ g ù 鸡’和 a b̀ 帐篷 ,家’两个词在其他古典文献中有时以 taq ¨ g u, a b,有时以 tag  ¨ qu, a p

和 tag uq, a w , 甚至以 ta [v lf ]uq, ev等形式出现 ; 而在现代维吾尔语中则是以 toxu, o y; 哈

萨克语中是以 taw ¨ q, ǜ y; 土耳其语中以 tavuq, ev等不同的语音形式出现。虽然表示 `鸡’

的那些词的意义至今没有变化 ,而 a b这一词在现代各语言中所表达的词义已经不再是最早的

单一的词义 `帐篷’ , 而且还包括 `房屋 , 家 , 生活’ 等引申义。

究竟古代语言或者文献中出现过多少个词? 这些词在现代各个亲属语言中保存的情况如

何? 哪个语言的词汇里保存的古代词汇更丰富呢? 对于这些问题 , 有些人 , 甚至不乏一些学

者开口就答 , 有的说古代有两万多词汇 , 有的说三万多 ; 土耳其学者说他们语言中的词汇不

仅很丰富 , 而且更接近古代语言 , 我们维吾尔族学者当中也有倾向于维吾尔语的词汇库更可

反映古代语言特点的说法 , 有的哈萨克族学者也说哈萨克语的词汇中古代词汇最多 , 跟古代

语言更接近等说法。我们认为: 以上种种回答都是凭自己的主观感性认识或者是并没有作系

统的统计 , 只是根据某种局部的、 片面的观察作出非确切统计或者是因为受到某种局限性影

响而得出的片面结论 , 是不科学的。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古代语言的

词汇作出过系统而又正确的统计 , 也没有跟现代某种亲属语言进行过系统比较。 但是从古代

语言保留在各个亲属语言的词汇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

如果仔细观察母语词汇 , 一般来说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对话用语 , 表示工具、 事物、 人的

身体部位名称的词语、 农业和畜牧业中的日常用语 , 表示地名、 人名和与宗教信仰有关的词

语等词汇保存得较多 , 相反与政治、 科学、 文化、 教育和现代化相关的词语的变化较多。

很多其他语系 , 如印欧语系其古代语言里表示各种亲属关系的词和它的词义在其亲属语

言中完完整整地被保存下来。与它相比虽然突厥语族语言的诸多现代语言中也保留了这些表

示亲属关系的词语 , 但是相对来说 , 这些词的词义 , 即所表示的亲属关系则大不一样 , 或者

说变化较大。 如古代突厥语碑铭文献中有 a  a ̀ 哥’ , qada s `兄弟’ , ini `弟弟’ 等词。现代

维吾尔语中 , a  a > a a表示 `姐姐’ , aka表示 `哥’ , uka表示 `弟’ , aka uka表示 `兄弟’ ,

ini表示 `弟弟’ 。古代突厥—如尼文献中还有表示 `父亲 , 爸爸’ 的 qang一词 , 在后期的其

他古文献中有时用 qang , 有时用 a ta来表示 `父亲’ , 而现代维吾尔语中为表达 `父亲 , 爸

爸’ 就用 ata～ dada , 哈萨克语中是 a ta, 而在土耳其语中就用 baba , 可见有了一些变化。

在各个亲属语言中古代语言中的动词基本上都保存下来了 , 与它相反静词尤其是名词的

变化较多。 ya -`吃’ , tur-`站’ , ol tur-`座’ , yǜ r-`走’ 等动词在各个亲属语言中基本上都

保存下来。

在各个亲属语言中单音节和双音节词保存得较多 , 而多音节词保存得不多 , 上述动词就

都是单音节词。

在各个亲属语言中古代语言中的根词或词根基本上被保存下来。如 bas ̀ 头’ 、 qol `手’ 、

tag `山’ 、 ya r `地’ 、 su ( b) `水’ 、 so z `言语 , 话’ 等。

相当一部分构词 (派生 ) 词缀 , 在各亲属语言中现在仍然活跃地使用着。如派生名词词

缀+  i、 + l ¨ q、 + das 、 + im、 + ig、 + g aq等 , 从静词派生动词的词缀 -a-、 -ad-、 -da -、 -ir-、

-ik-、 -la -等。由于相当一部分词根和派生词缀保存在各个不同亲属语言里 ,即使所构成的词的

词义有细微的差异 , 但是说亲属语言的人可以相互理解或能猜得出一些词的大概意义。

以上我们谈的是亲属语言中所保留的一些共同成分 , 下面谈谈亲属语言分化的一些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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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随着人民生活方式的不断地变化和提高 , 以及科学的不断前进 , 社会不断地发展、 变化。

语言也在不断发展丰富。而且它首先反映在词汇上。为表达新事物、 新思想、 新科学、 新生

活都需要词汇这一工具 , 那么就需要大量的新词语。创造新词主要有三种途径 , 一 , 利用构

词法 ; 二 ,随着不同民族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相互接触 , 不同民族通过互相借用词语 ; 三 , 赋

予固有的词以新的意义。这三种方式对突厥语族的语言来说是共同的 , 但具体操作起来各不

相同 , 其结果是语言中的新词越多其间的差别越大。

首先 ,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 各个部落和民族从地理环境方面被隔离起来 , 再加上

交通不便 , 以及社会政治的差异 , 就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群体。从语言的角度来看就形成了不

同的方言和独立的语言。社会的不统一 , 语言也不可能得到统一。再说语言本身又是约定俗

成的一种社会现象 , 不能用强迫和命令的方式去统一它。所以在不同的社会中语言的分化是

自然的社会现象。 突厥语族语言中虽然有共同词根和共同的派生词缀 , 共同的构词方式可以

构成共同的词。但由于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 ,不同民族语言环境中所创造的新词不会相同。在

维吾尔族社会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在哈萨克族人的生活中不一定出现 , 与其相反 , 哈萨克族人

民生活和社会环境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在维吾尔族社会中不一定出现 ; 生活在我国新疆的哈萨

克族人民所受的教育环境、 受教育的程度以及教育系统模式跟其他地区生活的哈萨克族也不

一定一样 , 跟撒拉族或维吾尔族人民相比其间的差异会更明显。 哈萨克族人外界受到的各种

影响 , 同语族的其他民族不一定同时接触。所以对新词的追求因此也就产生差异。各个民族

不能够同时需要某一个词 , 就算是需要 , 也不是某个民族的某一个人构成某个一词之后就能

够在不同的民族语言中得到统一和推广 , 所以各个民族即使使用共同的词根和词缀 , 可是构

成的词也不一定一样。 如古代突厥碑铭文献中有 ba s `头 , 头部 ; 开头 ; 顶端 ; 高处’ 一词 ,

由 bas 和其他词合成的名词和短语有 sǜ ba s +  ¨ `军长’ ; tamag  ¨ duq bas  ¨ (地名 ) ;  ¨ duq bas  ¨

(地名 ) 等 14个合成词 , 以 bas 为基础构成的派生词有: bas + a+ d-`使某人带领 , 让人指

挥’ ; bas + la-`带领 , 指挥’ ; ba s + la-n-`被开始’ ; bas + la-g + `有头的 ; 头领 , 领袖’ 等

词。③该词在现代维吾尔语中作为最基本词汇之一 , 也在活跃地使用 , 并在原来的词义上还引

申了很多词义。在 《维吾尔语详解辞典》 中就注释了 14种义项。 如: `头 , 头部 ; 顶峰 , 顶

端 , 高处 , 上边 ; 头领 , 首领 , 领导 ; (形容词 ) 表示第一 , 总 , 最高 ; (形容词 ) 表示主要 ,

重要 , 第一 ; (引申词义 ) 头脑 , 脑筋 , 智慧 , 知觉 , 内心 ; (引申词义 ) 人 , 生命 , 自己 , 自

我 ; (副词 ) 从头 , 首先 , 最初 , 始前 ; (形容词 ) 表示第一 ; (量词 ) 表示数量单位 , 头 , 个 ,

只 ; (表示世纪、 年、 季节、 月、 日或话语的 ) 开始阶段 , 开头 , 上端 ; 植物的果实 , 麦穗 ,

玉米棒子 ; (引申词义 ) 头发 ; 上端 , 上部’ 等。在该词之后通过附加词缀构成的词有: bas +

qa I`别的’ ; bas + qaⅡ `再 , 重新’ ; bas + qar+ ma `管理处 , 办事处’ ; bas + qur-`管理 ,

操纵 , 控制 , 处理 , 没收’ ; bas + qur-g u+  i `管理者’ ; bas + la- I`开始 ; 带领 ; 管教” ; bas 

+ la-Ⅱ `换鞋面’ ; bas + la-t-`bas + la- I的使动态’ bas + la+ m `大片田地里水最先到达的

地方’ ; bas + l ¨ q I `首长 , 以…为首的’ ; bas + l ¨ qⅡ `鞋头’ ; bas + l ¨ q+ l ¨ q I `首领之

职’ ; bas + l ¨ q+ l ¨ qⅡ `鞋面料’ 等共 39条 (其他还有很多例子 , 限于篇幅 , 不一一举出 )。

合成方式构成的词有: bas a t-`用头打 , 反抗’ ; bas ag ri-`头痛 ; 遇到麻烦或烦恼’ ; bas ag ri-

q# i`头痛 ; 麻烦 , 烦恼’ ; bas al-`砍头 ; 结穗’ ; bas awaz`领唱者 (音乐用语 )’ ; bas aylan-

`头晕 , 分散心里 ; 恶心’ ; bas a tiya z `早春’ ; bas a g-`顺从 , 遵守 , 佩服 , 投降’ ; bas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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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使节’ ; bas a l +  i+ xana ̀总使馆’ ; bas ba rm aq`大姆指’ ; bas bahar `早春’ ; bas tem a

`主题’ ; bas tiq-maq `进入 , 占据’ ; bas s itab `总部 , 领导机构’ ; bas xoci+ da r`头号主人 ,

总老板’ ; bas qay-`头晕 ; 尴尬’ ; bas qa hriman `主角 , 主要英雄人物’ ; ba s qoy-I`躺下’ ;

bas qoy-maqⅡ `崇拜’ ; bas qur `另起一行’ ; bas qis `冬季的早期’ ; bas lus ya n `总路线’ ;

bas maqala ̀社论’ 等共 83条。除此之外 , 该词与其他词组合还可以构成固定短语、 格言、 成

语等一百多条④。现代土耳其语中同样 bas 这个基本词也在活跃地使用 ,并且由它也派生出很

多新词。该词的引申意义也相当丰富 , 如: bas `头 , 头脑 ; 头领 , 首领 ; 开头 ; 基础 ; 最高

处 ; 端 , 尖 ; 开端 ; 个 ; 外汇对换利润 ; 头部 , 周围 , 近处 ; 自我 ; 主要的 ; (在摔交运动员

五个级别的最高 )一级 ; 各个 , 每位 ; 前面 (海洋业 )’ 等词义。以 bas 为基础派生的单词有:

bas Ⅱ `疙瘩 , 脓肿’ , bas + aq I `麦穗、 玉米棒子 , 果实’ ; bas + aqⅡ (天文学术语 ) ; bas 

+ aq+   ¨ `拾麦穗和玉米棒子或果实的人’ ; bas + aq+ la-`拾麦穗和玉米棒子或果实’ ; bas 

+ aq+ la-n-`抽穗 , 玉米结棒子’ ; bas + aq+ la-n-ma `抽穗 , 玉米结棒子 (名词 )’ ; bas + aq

+ l ¨ `结穗的 , 结果实的 ; 像麦穗似的箭’ 等 50条。

以 bas 为基础合成的单词有: bas ag  ¨ r+ l ¨ q`最重的举重量 ; 烦恼’ ⑤ ; bas al t ¨ `摔跤运

动员级别中的第二级’ ; bas + diz+ gi+  i `总排版员’ ; bas + efendi ` (古代 ) 总秘书 , 秘书

长’ ; bas + eksper `总专家’ ; bas + eser` (在某个专业中 ) 最好的作品’ ; bas + eski `最古老

的某人 , 老资格的’ ; bas + gardiy an `总监守人 , 总监狱长’ ; bas + garson `总堂倌’ ; bas +

garson+ luq `总堂倌之事或职务’ ; bas +  ¨+ bos `自由的 , 单身的 , 没捆着的 , 无领导的” ;

bas +  ¨+ bos + luq `自由 , 单身汉 , 无组织无领导的状态’ ; bas  ¨+ boz-uq `无秩序的队伍’ ;

bas +  ¨+ boz-uq+ luq `无秩序的状态’ ; bas + katip `秘书长’ ; bas + ka tip+ lik `秘书长职

务’ ; bas + kent `首都’ ; bas + rol `主角 , 主要角色’ ; bas + sav+ c ¨ `总律师 , 首位检察员 ,

检察长’ ; bas + sav+ c ¨+ l ¨ q `总律师事物所 , 检察院’ ; bas + s ¨ z `没有头的 , 没有领导

的’ ; bas + taban `总基 , 奠基’ ; bas + tabip `主管医生 , 主任医生’ ; bas + tabip+ lik `主管

医生位置 , 主任医生职责’ 等 107条。除此之外还有与其他固定词组和短语、 格言、 成语多

达 100多条
⑥
。

以上我们看了两种语言中 bas 一词的词义和以它为基础构成的新词以及它们的变化。 当

我们把这些现象与古代文献语言作比较时 , 会清楚地看到其间的发展变化 , 并确认它们是两

种独立的语言。它们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词义的发展变化 , 语音—形式的演变和新词的产

生等几个方面。

` bas ’ 一词的基本词义虽然在两种语言中都有 `头 , 头部 ; 顶峰 , 顶端 , 高处 , 上边’ 等

词义 , 但是这两个民族所生活的政治社会、 地理环境、 生活方式、 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人民对

这些现象的需求、 认识、 反映不尽相同 , 因此反映这些社会现象的新词也就不同。在维吾尔

语中有 `智慧 , 知觉 , 内心 ; 自己 , 自我’ 等引申词义 , 而土耳其语没有或不怎么用。与其

相反在土耳其语中有 `外汇对换利润 ; (在摔跤运动员五个级别的最高 ) 一级 ; 前面 (海洋

业 )’ 等引申的词义 , 而维吾尔语却没有。除此之外 , 这两种语言里各自所派生的新词也大不

一样。

以下是在维吾尔语中新产生的词 , 在土耳其语中没有或不用。如 bas akus er ` (医学用

语 )’ ; bas ba r-ma k` (牲畜 )驯服 ; (引申 )失败 ,投降’ ; bas bog alti r`总会计’ ; bas bur( u) n# i

` (水果、 瓜果 )最早熟的 , 第一 , 最初 , 最新’ ; ba s toxu `黎明前的鸡叫 ; 黎明’ ; ba s tolg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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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q `不满意 , 拒绝 , 不服从’ ; bas + tin o t-kǜ z-ma k `经历 , 视渡 , 遇到 ; 思索’ 等共 36条。

以下是土耳其语中新产生的词 , 在维吾尔语中没有或不用。如 bas Ⅱ `疙瘩 , 脓肿’ ; bas 

+ ag a `锯掉树墩后的大木材’ ; bas ag  ¨ r+ l ¨ q `最重的举重量 ; 烦恼’ ; bas al t ¨ `摔跤运动

员级别中的第二级’ ; bas + a r- ¨ `成功 , 战胜’ ; bas + asistan `主助教’ 等共 70条。

为什么这两种语言中在同样的词根之后 , 缀加古代语言中均使用的词缀 , 可是所构成的

新词就不一样呢? 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 , 这两个民族对事物或现象的认识 , 对它的反映不一样 , 所以表达概念的方式就不

一样。 比如说 , 这两个民族都有 `戴” 这一概念 , 维吾尔语里用 `穿’ 一词来理解 , 就出现

了 bas keyim ( < ka y-im) `帽子和头巾 (本义是 `头上穿的衣服’ )’ ; 而土耳其语里用 `包’

一词来理解 , 所以就出现了 bas + o r-tǜ ( sǜ ) `围巾’ (本义是 `头上围的事物’ )。在土耳其语

由比喻的方式引申的词义有 bas Ⅱ `疙瘩 ,脓肿’ ,而现代维吾尔语中却没有这种引申的含义。

不仅在不同的语言中词和词缀的效果不同 , 而且数量也不相等。比方说 , 维吾尔语里用

的词和词缀土耳其语中不一定有 ,而土耳其语中用的词和词缀维吾尔语里不见得有。再说 ,各

个语言里存在和使用的词或词缀的使用频率以及它们的实际效果 , 搭配方式也有区别 , 结果

构成的词就不一样。比如说土耳其语中就有构成形容词的词缀+ l ¨ /+ li。 如 bas + l ¨ `有头

的’ ; bas + l ¨ bas +  ¨+ na `独立的 , 单独’ ; bas + l ¨+ ca `主要的 , 重要的’ 。该词缀的古代

文献中出现的变体形式是+ l ¨ g /+ l ¨ q /+ lig /+ lik /+ lug /+ luq /lǜ g /+ lǜ k。在现代土耳其语

中这些变体尾端的 /g /, /q / , /g /, /k /等音省略了 , 就形成了+ l ¨ /+ li; 可是现代维吾尔语

中没有出现这种省略现象。所以在土耳其语中作为一个派生词缀来使用的+ l ¨ /+ li在现代维

吾尔语中就不存在。

在不同的语言中词与词的搭配不一致或不一样 , 即使在不同的亲属语言里都存在和使用

同样的词 , 可是经过具体操作 , 搭配而构成的合成词就不一样。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维吾尔语中新合成的词 ,这些新合成的词跟土耳其语就不一样。如: bas 

ba r-ma k ` (牲畜 ) 驯服 ; (引申 )失败 , 投降” ; bas burni ` (水果、 瓜果 ) 最早熟的 , 第一 ,

最初 , 最新’ ; bas toxu `黎明前的鸡叫 ; 黎明’ 等共 15条。

同样 , 在土耳其语中新合成的词 , 跟维吾尔语中新合成的词也不一样。 如: bas + ag a 

`锯掉树墩后的大木材’ ; bas ag  ¨ r+ l ¨ q `最重的举重量 ; 烦恼’ ; bas al t ¨ `摔跤运动员级别

中的第二级’ ; bas + ar- ¨ `成功 , 战胜” 等 21条。

在不同的亲属语言中词与词缀的搭配不一定完全一致 , 所以即使在各个语言里存在着同

样的词和后缀 , 并由此而派生新词时 , 构成的新词也不一样。

在维吾尔语中派生的新词 , 跟土耳其语就不一样 , 反之亦然。如 , 维吾尔语中有: bas +

 i `首领’ ; 土耳其语中有: bas + ar-+  ¨ `成功 , 战胜’ ; bas + at `占优势的 , 统治的’ ; bas +

  ¨ `工头 ; 卖牛羊头的人’ 等共 8条 , 而维吾尔语中则没有。

不同的民族对同样的词缀的理解和应用不一样 , 也是造成形式相同 , 语意不同的词汇现

象。如这两种语言都有+ l ¨ q和+  i词缀 , 可是同样由 bas 缀加+ l ¨ q和+  i所派生的新词在

两种语言中各有特点。

维吾尔语中缀加+ l ¨ q和+  i派生的新词 , 就跟土耳其语就不一样。如: bas saq+  i `警

察长’ ; bas nax s i+  i `领唱者’ ; bas + bas + taq+ liq `自行其是’ 等共 10条。

与土耳其语中缀加+ l ¨ q和  i派生的新词 , 跟维吾尔语加以比较也不一样。如: bas ag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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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 q `最重的举重量 ; 烦恼’ ; bas +  i `工头 , 卖牛羊头的人’ ; bas + diz+ gi+  i `总排版

员’ 等共 11条。

更值得注意的是: 这两种语言都有 bas + l ¨ q一词而意思完全不一样。在维吾尔语里是:

bas + l ¨ q I `首长 , 以…为首的’ ; bas + l ¨ qⅡ `鞋头’ ; bas + l ¨ q+ mas + l ¨ q `头头脑脑’ 。

在土耳其语里是: bas + l ¨ q `头部 ; 帽子 , 头巾 ; 头版 , 题目’ ; bas + l ¨ q+  i `卖帽子、

头巾的人’ 。

在不同的新属语言里构成合成词的 bas 以外词的形式虽然相同 , 但由于所表达的词汇意

义不相同 ,所以合成词的新词词义也会随之而不同。如 ka nt在维吾尔语里是 `村庄 ,乡下’ 之

意 , 而在土耳其语里是 `城市’ , 由此 bas kent在土耳其语里表示 `首都’ 之意 , 而维吾尔语

却没有这种词。

在不同的语言里借助不同的外来词和 bas 构成新的合成词时 , 由于 bas 以外词的来源不

同 , 那么在各个亲属语言里新合成的词也不会相同。早在七世纪 , 在古代突厥如尼文献里就

有从汉语和古波斯语借用的词 , 随着时间的延续外来语借词逐渐增多。 据不完全统计 , 现代

某些语言中外来语词汇多达 40%。各个亲属语言中外来语的情况也不平衡。如在维吾尔语里

除早期阿拉伯和波斯语借词 bas baha r`早春’ ; bas cinaye t+  i`主犯’ ; ba s da pta r`总册子 ,

总张册’ ; bas sa rda r `头领 , 军长’ ; bas xoci+ dar `头号主人 , 总老板’ ; bas qa hriman `主

角 , 主要英雄人物’ ; bas katip `秘书长 , 总秘书’ ; bas maqala `社论’ ; ba s wali `第一专

员’ ; bas wa zi r `总大臣 , 总理’ 等外 , 从汉语借用的政治、 科技术语有 bas + lus iya n `总路

线’ 等。经俄语中介的欧洲语言中借用的科技术语的较多 , 如: bas akus er ` (医学用语 )’ ;

bas s itab `总部 , 领导机构’ ; bas ya ayka `总支部’ ; bas tem a `主题’ ; bas texnik `总工程

师 ,总技术员’等。在土耳其语里不仅阿拉伯和波斯语借词比维吾尔语更多 (如 , bas + danis man

`总顾问 ,首席专家’ , ba s + hakem`总裁判’ ; bas + hekim`院长 , 主管医生 , 主任医生’ ; bas 

+ hem s ire `护士长’ ; bas + misaf ¨ r `主客 , 贵客’ ; bas + m ubassi r `总管理员 , 总监督员’ ;

bas + mǜ hendis `总工程师’ ; bas + mǜ ret tip `总排版员’ ) , 而且从欧洲 (如 , 法语 , 德语、 英

语、 西拉语、 西班牙语借用的词有: bas + asistan `主助教’ ; bas + eksiper `总专家’ ; bas +

gardiyan`总监守人 ,总监狱长’ ; bas + ga rson`总堂倌’ ; bas + kilise`总教堂’ ; bas + konso los

`总领事’ ; bas + papaz `神甫 , 牧师长’ ; bas + piskopos `牧师长 , 主讲教师’ 等 ) 语言中借

用的词不仅繁多而且所包括的各个领域的内容也非常丰富。

总　　结

以上我们比较了 bas “头” 一词在古代文献语言中的形式和它在维吾尔语、 土耳其语中 ,

在词形、 词义、 派生和合成新词方面的不同特点。 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 , 我们不能因为在古代突厥语、 现代维吾尔语、 现代土耳其语、 现代哈萨克语和突

厥语族的其他语言中都存在 bas 一词而认为诸突厥语言词汇发展是平衡的和相同的 , 更不能

认为其间的关系是方言关系。

古代语言词库中的词汇在不同亲属语言中保留或继承下来的数量、 范围和它们词义的保

留程度在不同的亲属语言中也是不平衡的。

古代语言中存在 , 并在不同亲属语言中保留的同样词的语音、 词义、 功能、 搭配方式以

及构成新词的功能在亲属语言中也不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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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虽然 bas 一词在不同语言中是相同的 ,但是以 bas 为基础

所派生和合成的很多新词是不相同的。因此 , 突厥语族语言中新词的产生和发展趋势在各个

亲属语言中不平衡和不完全相同。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各个亲属语言中由于借词的数量、来源、

范围、 构词中的功能以及它们在亲属语言中适应或被吸收的程度不一样的 , 也是构成不同合

成词的原因。

总而言之 , 突厥语族语言的词汇在同语族的不同语言中早已走上并已具备了独立语言的

特征。 不能够 , 而且绝不能用强迫的方式来统一 , 也不应该把语言学上属于某一个语族的独

立语言硬说成是某一种语言的方言。 如果坚持这样错误的观念 , 那就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的范

畴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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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比较》 Kars  ̈las t ̈rmal ̈ Tǜ rk Leh eleri So zlǜ gǜ , Kǜ ltǜ r Bakanl ̈g  ̈, 1991, Ank ara. 　③见 《古代突厥语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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